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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诗词艺术歌曲《幽兰操》音乐分析及演唱探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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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古诗词艺术歌曲《幽兰操》以孔子《猗兰操》为文学渊源，经当代作曲家艺术化改编，成为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融

合的典型范本。本文以音乐分析与演唱实践为双重视角，系统探讨作品的艺术特征，为演唱者提供实践参考，同时为古诗词艺术

歌曲的当代诠释与传播提供理论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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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创作交

融的重要载体，其以古典诗词为文本根基，通过音乐化的艺术

加工，既保留诗词的文学意境，又赋予其可听可感的声韵之美。

《幽兰操》作为其中的经典之作，源起孔子“见兰而作”的《猗

兰操》，经当代作曲家赵季平以现代音乐语言重新创作，将“兰

生空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”的君子品格与“虽困不馁，积极向

上”的人生态度凝练于旋律之中，成为连接古典与现代的文化

桥梁。

1 古诗词艺术歌曲《幽兰操》概述

赵季平作为当代作曲家，其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始终以高

规格文学内容为根基，在继承上世纪青主、黄自等前辈作曲家

传统技法的同时，积极融合现代作曲理念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

表达路径。作品以古诗词规整的文本结构为依托，采用悠扬的

旋律线条呼应诗词韵律，通过一字一音的基本创作手法，实现

歌词与音乐的高度契合，最大程度还原古诗词的深刻内涵与意

境[1]。在表现形式上，《幽兰操》突破了古曲演唱传统单一的

模式。作品首演时选择与管弦乐队合作，并创新性加入古琴伴

奏，形成中西乐器交融的伴奏体系。这种多元组合不仅拓展了

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表现维度，更通过独唱与复合伴奏的配合，

强化了作品的时代感与艺术张力。

2 古诗词艺术歌曲《幽兰操》音乐分析

2.1旋律分析

《幽兰操》的旋律设计紧密贴合歌词意境，通过节拍、音

程与线条的有机组合，形成层次分明的音乐叙事。从节拍特征

看，作品以 4/4 拍为主体框架，仅在再现段采用 4/4 拍与 6/4

拍交替处理方式，这种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结合，为旋律展开提

供了基础节奏支撑。具体到 A乐段，其 a乐句以四度跳进起始，

赋予旋律初始的张力；至乐句尾部，旋律转向级进为主的平稳

走向，线条起伏趋于和缓，营造出兰花在空谷中舒展摇曳、怡

然散发幽香的宁静氛围，整体呈现圆润平滑的听觉质感。进入

B乐段，旋律展开更具动态性。b乐句以四分音符与附点二分

音符为主要节奏型，旋律线条被横向拉长，形成舒展的音乐形

态。前两句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基础上，仅对句尾进行微调，推

动旋律以波浪式线条向前发展，配合高音区的音域布局，传递

出情感的激越与炽热。其中“渭水泱泱”“奕奕清芳”等唱词

采用级进处理，进一步强化了旋律的流畅性；句末两小节的二

分休止符则形成短暂停顿，在音响空白中留白遐想空间，暗合

君子于复杂环境中坚守操守的内在定力。在再现部分 A'乐段，

创作延续了 A乐段的乐句素材，通过节奏拉宽与“同头换尾”

的变奏手法，结合 4/4与 6/4拍的交替转换，使音乐形态既保

留原有的意境基调，又注入新的发展动力。

2.2曲式结构分析

作品以八小节前奏开篇，伴奏织体模仿古琴拨弦效果，采

用琶音进行的演奏方式，配合全音符连线的悠长旋律与自由舒

缓的速度，从听觉层面奠定了全曲古典淡雅的基调。进入主体

部分，A乐段由(5+5)的同头换尾平行二句式构成，聚焦兰花于

幽静山谷中散发幽香的意象。其 a乐句以琶音伴奏营造悠远氛

围，通过三连音与九连音的下行、上行交替进行，自然引出 a'

乐句；间奏中装饰音的运用，进一步强化了古诗词的韵味特征。

这一结构设计既保持了音乐的连贯性，又通过“同头换尾”的

变奏手法，在稳定中注入细微变化，暗合兰花孤独坚韧却积极

豁达的品格。B乐段包含两个(5+5+5)结构的三乐句，由八小节

间奏衔接。乐段中出现大跳音程与全曲最高音，传递出抱负未

展的激越情绪；b与 b'乐句在保留基本框架的基础上，仅对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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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节进行二度模进的节奏调整，配合高音区的旋律布局与大山

型线条的延展，形成优雅绵长的音乐形态。c乐句则转向节奏

变化，以二八节奏型与休止符结合加速音乐流动，同时通过全

音符、二分音符的时值拉长与十六分音符、附点十六分音符的

衬托，丰富和声层次；6/4拍的引入更巧妙衔接了后续乐段的

再现。A'乐段作为 A乐段的精简再现，采用(4+4)平行二句式，

通过 4/4拍与 6/4拍的交替转换，在保留原段意境的基础上完

成结构收束。最终以弱力度的全音符连线收尾，使音乐余韵在

“幽幽其芳”的意境中自然消散，实现从音乐形态到精神内核

的完整闭环。

2.3钢琴伴奏分析

钢琴伴奏在《幽兰操》中并非简单的烘托陪衬，而是与词

曲共同构建音乐氛围、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元素，其织体设计

与情感表达深度融合，成为人声演唱的有机延伸。在 A乐段，

伴奏通过细腻的织体变化呼应歌词意象。“猗”“幽”等长音

处，左手采用十六分音符与三十二分音符琶音，以快速流动的

音型丰富听觉层次；b乐句则延续左手八分音符分解和弦，形

成委婉连绵的音响效果，与兰花在空谷中悠然散发幽香的意境

相契合。进入 B乐段，伴奏功能转向情感推动。为突出音乐高

潮，左手采用持续三连音织体，以流水般的音型层层推进，强

化音乐发展的动力；c乐句伴奏织体转为柱式和弦，结合左手

连续三连音进行，进一步烘托歌曲的激昂氛围，使情感表达更

具张力。间奏部分，左手换用十六分音符分解和弦连续进行，

以重力度将音乐推向重复乐段；右手则通过旋律音八度加三音

构成和弦，增强旋律的突出性，为主题再现奠定基础。重复 B

乐段时，伴奏型从三连音调整为十六分音符分解和弦，形成与

前一乐段的听觉对比，既保持情感递进的连贯性，又通过流动

性的加强丰富音乐层次；c乐句结尾以柱式和弦与连续三连音

加琶音的复合织体收束，配合全音符四拍的悠长旋律，自然过

渡至再现段。A'乐段伴奏回归初始的委婉基调，以左手八分音

符琶音为主，从 B乐段的激昂情绪中平缓过渡；结尾处左手短

琶音与右手连续上行旋律音的结合，在无限延长的余韵中营造

空灵飘渺之感，最终实现音乐情感的升华。

3 古诗词艺术歌曲《幽兰操》演唱探讨

3.1咬字、吐字

咬字与吐字是声乐演唱中传递语言美感、塑造艺术形象的

核心技术，其本质是通过对字头、字腹、字尾的精准控制，实

现“字正腔圆”的艺术追求。在《幽兰操》的演唱中，咬字吐

字的处理既遵循中国民族声乐的传统规范，又结合作品的古典

意境形成了独特的技术特征。A乐段的咬字吐字以“稳”与“润”

为基调。例如“兰之猗猗”中的“兰”字，演唱时需以舌尖轻

抵上齿背清晰咬准声母“l”，字头发音坚实而富有弹性；韵母

“an”的归韵则需将声音集中于“n”的哼鸣高位置，避免音

色发散。“猗”作为闭口音，发“i”母音时需保持软腭抬起，

将声音“挂”在高位置，防止因口型过紧导致音色扁薄。“扬

扬其香”的“其”字，需在“扬”字归韵时提前咬住“i”母音

的位置，确保从“扬”到“其”的音色衔接圆润统一。“众香

拱之，幽幽其芳”中，“拱”字虽处中音区，仍需保持高位置

共鸣，唇形适度拢圆以增强音色厚度；“幽”字发“ou”母音

时，嘴角向中间集中形成稳定口型，“芳”字则需依次完成“f”

声母的咬字、“a”字腹的延伸及“ang”字尾的归韵，过程中

口腔内部逐步打开，软腭持续上抬，使字腹与字尾的拼合自然

延迟，形成悠长的音色流动感。

进入 B乐段，咬字吐字的技术要求随情感推进更趋细腻。

“文王梦熊，渭水泱泱”作为全曲首次出现最高音的唱段，字

头的咬字需兼顾力度与弹性：“文”字先清晰发出“w”声母，

再平稳归韵至“en”；“王”字的“ang”母音需保持上腭抬

起状态，避免因高音压力导致口腔塌陷；“渭”字咬住“ei”

声母时，软腭需始终保持抬起，防止声音下沉。“泱”字因旋

律连续三个音下行，演唱“ang”母音时需充分打开上口腔，

确保音色圆润饱满[3]。

3.2气息的运用

在《幽兰操》的演唱中，气息运用需根据乐段情绪与旋律

特征进行针对性调控，以实现“气随情动，声由气发”的艺术

效果。

A乐段的气息处理以“稳”与“润”为核心。“兰之猗猗”

起始乐句旋律起伏较大但字数较少，对气息的连贯性要求较

高。演唱“兰”字时，虽需完成上行四度的音程跳跃，却需保

持歌唱位置稳定，避免因音高变化导致气息起伏，此时需口鼻

同时吸开，横膈膜下沉扩张胸腔，小腹适度收紧，通过腹肌收

缩控制气息匀速呼出，确保音色统一且流动自然。“猗”字因

一字对应三音，需在气息的持续支持下减弱音量，形成一咏三

叹的吟诵感；尽管处于中低音区，仍需保持声音挂高位置，依

靠稳定的气息将声波传至共鸣腔，避免音色闷暗。“扬扬其香，

众香拱之”唱段速度稍快，近似古典诗词的吟诵节奏，此时气

息需在流动中保持稳定，演唱者可借鉴“叹气”时的放松状态，

使气息均匀覆盖八个字的行腔，既避免断气，又增强语言的自

然韵律。

B乐段作为全曲高潮重复两遍，对气息的支撑力提出更高

要求。“文王”二字因一字多音的旋律设计，需在起唱时保留

部分气息储备，为后续“梦熊”二字的情感推进预留动力；“渭

水”一句起始于高音区，演唱者需口鼻快速吸气，横膈膜瞬间

下沉向外扩张，同时保持喉头放松状态，避免因高音压力导致

喉部紧张。此时，腹肌与横膈膜形成对抗压力，为持续的高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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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唱提供稳定支撑，使声音既明亮集中又富有韧性，契合“抱

负未展却奋进前行”的情感表达[4]。

3.3情感表达

《幽兰操》的情感表达以古诗词的意境美为根基，通过对

兰花意象的深度诠释，传递出豁达积极的人生态度。A乐段的

a乐句以“寂静幽兰”为意象，要求演唱者以“mp”力度起唱，

用平静柔和的音色勾勒兰花在风中摇曳生姿、散发幽香的柔美

姿态。此时需注重古典韵味的营造：“猗”“芳”等字可通过

轻微的倚音润色增强诗意；“其香”“拱之”处略加强语气，

突出兰花香气的悠长；“幽幽”二字则需弱声处理，声音轻柔

且挂高位置，如拉伸橡皮筋般保持上下张力，使“幽幽其芳”

的意境更显空灵。a'乐句力度转为“mf”，情绪从柔美转向沉

稳，需通过稍显激动的声线传递兰花“王者之香”的刚毅，此

处对应孔子未得赏识却坚韧自守的心境，演唱者需以沉稳的态

度收束声线，避免情绪外溢，凸显君子“不坠其志”的内在力

量。B乐段作为情感的核心推进部分，要求演唱者以更充沛的

情绪渲染典故深意。“文王梦熊”的引用暗含对自我价值实现

的积极追寻，演唱时需以“mf”力度坚定发声，语气中融入期

待与执着；随着旋律上行，情感逐渐推进，高音区的演唱需保

持通透饱满，将“待伯乐而进”的激越感传递至听众。“奕奕

清芳”处的渐弱处理是情感的巧妙转折，通过音色的收束对比，

强化兰花高洁品格与世俗环境的反差。“雪霜茂茂”一句虽描

写困顿境遇，却需以饱满的情绪递进，在“雪霜”的艰难意象

中注入憧憬的亮色；至“君子之守”时，语气转为肯定而坚定，

将“在苦难中忍耐、在坎坷中向善”的人生态度凝练于声线，

完成从个体际遇向精神升华的情感跨越。从 a乐句的柔美静穆

到 a'乐句的沉稳坚韧，从 b乐句的期待激越到“君子之守”的

坚定从容，《幽兰操》的情感表达始终围绕“兰花”这一核心

意象展开。演唱者需以“眼前有兰，心中有境”的代入感，通

过力度、速度与语气的精准调控，将作品“豁达积极”的精神

内核转化为可感的声音形态，最终实现古典诗词意境与现代声

乐表达的深度融合[5]。

4 结语

《幽兰操》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，更是一部承载古典文化

精神的艺术载体。通过音乐分析可知，其钢琴伴奏绝非简单的

“陪衬”，而是与声乐旋律共同构建意境、推动情感的重要力

量；从演唱实践来看，咬字吐字的“字正腔圆”、气息运用的

“气随情动”、情感表达的“境由声生”，共同构成了作品艺

术诠释的技术支撑与美学内核。未来，随着古诗词艺术歌曲创

作与演唱实践的不断丰富，对其艺术特征的研究亦需持续深

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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